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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肠梗阻是常见的外科急腹症，存在较高的漏诊、误诊、致死和致残率。大多数小肠梗

阻的患者，早期采用非手术治疗及放置肠梗阻导管，可以缓解病情。然而，决定非手术治疗的观察窗

口期、急诊手术时机及方式仍然存在很多争议。近年来，有关小肠梗阻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均有了

进一步的进展，但在临床实践方面，尚缺乏权威的参考标准，国内尚无相关的共识和指南来规范其诊

断与治疗。据此，在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中国国际医疗保健促进交流会加速康复外科分

会的倡议下，我国本领域的专家组成编审委员会，结合当前的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参考国内外研究的

主要结果和结论，依据推荐意见分级的评估、制订及评价（GRADE）系统证据质量评估及推荐强度分

级，制定了《小肠梗阻的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供相关专业的医生学习与参考，期望有助于提高

我国小肠梗阻的总体诊治水平。

【关键词】　小肠梗阻；　炎性肠病；　放射性肠损伤；　假性肠梗阻；　肠梗阻导管；　营养治疗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2023 
edition) 
Extraintestinal and Enteral Nutrition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Chinese Society for 
Parenteral and Enteral Nutrition and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urgical Rehabilitation of China 
International Health Care Promotion Exchange Associ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s: Li Ning, Email: liningrigs@vip. sina. com; Jiang Jun, Email: jiangjun6987@163.
com; Qin Huanlong, Email: qinhuanlong@tongji.edu.cn

【Abstract】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is a common surgical acute abdomen, with high rates 
of missed diagnosis, misdiagnosis, mortality and disability.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with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can be relieved by early non-operative treatment an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catheter.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window of observation, the time of emergency 
operation and the method of 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on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has made further progress, but there is no authoritative reference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there is no relevant consensus and guidelines to standardiz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in China. Accordingly, 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Parenteral and Enteral Nutrition and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Branch of China 
International Health Care Promotion Exchange Association. The experts in this field of our country 
constitute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and refer to the main results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GRADE system of evidence quality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 
intensity grading, the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was formulated for the study and reference of related specialties. It is expec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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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Radiation 

intestinal injury; Pseudo obstruction; Intestinal obstruction catheter; Nutritional support

小肠梗阻是腹部外科常见的急腹症，常见的症

状为腹痛、呕吐、腹胀和肛门停止排气排粪。病情

变化快，鉴别诊断困难，如诊治延误或不当，则后果

严重［1］。20 世纪以来，随着医学影像学技术的发

展，特别是高分辨率螺旋 CT 等辅助检查设备的升

级，小肠梗阻术前诊断的准确率明显提高。重症

监护和小肠减压等技术，以及抗生素和生长抑素

等药物的应用，使小肠梗阻导致的病死率大幅降

低。在当前专科细分的趋势下，临床上仍然存在

诊疗策略不适当和过度依赖影像诊断的问题。

在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和中国国际

医疗保健促进交流会加速康复外科分会的倡议

下，我国本领域的专家组成编审委员会，专家们

结合当前关于小肠梗阻的诊断与治疗的最新循

证医学证据，聚焦当前诊疗领域的难点及争议

点，遴选出本共识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并制定小

肠梗阻的诊断与治疗综合策略。依据临床指南研

究 与 评 估 系 统 Ⅱ（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Ⅱ，AGREEⅡ）制定条目进

行撰写。依据循证医学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按

照推荐意见分级的评估、制订及评价（the 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GRADE）对证据质量和推荐意见进行分

级，证据质量等级分为“A、B、C、D”4级，推荐强度分

为“强推荐”和“弱推荐”2级，见表1［2］。

一、小肠梗阻的诊断

推荐意见 1：明确小肠梗阻的分类是诊断与治

疗的基础（证据质量：A，推荐强度：强）

小肠梗阻分类方式主要有病因、血液循环障碍

与否、梗阻程度和梗阻部位4种分类方式。

依据病因，可将小肠梗阻分为机械性小肠梗

阻、动力性（麻痹性）小肠梗阻、血运性小肠梗阻和不

明原因的小肠假性梗阻4类。机械性小肠梗阻的病

因又可归纳为肠壁因素（肿瘤、炎性肠病、憩室和放

射性肠损伤引起的肠管狭窄）、肠腔外因素（肠粘连、

疝和肿瘤）及肠腔内病变（异物或粪石等）3类。

腹部手术后的粘连是小肠梗阻的首位病因，占

65%~75%［3］；急腹症患者中有 20%为粘连性小肠梗

阻［4-5］。动力性小肠梗阻的病因包括神经源性疾

病、代谢性疾病、药物中毒和感染性疾病。依据是

否存在血液循环障碍，可将小肠梗阻分为单纯性小

肠梗阻和绞窄性小肠梗阻。依据梗阻程度和梗阻

部位，肠梗阻可分为完全性和不完全性小肠梗阻、

高位和低位小肠梗阻。不明原因的小肠假性梗阻

是一类慢性疾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以腹胀为主

的肠梗阻症状，可伴有腹部绞痛、呕吐、腹泻甚至脂

肪泻，体检时肠鸣音减弱。

推荐意见 2：详细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是小肠

梗阻初步诊断的临床依据（证据质量：A，推荐强

度：强）

高质量的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仍是肠梗阻规

范化诊疗的重要环节；结合简单的实验室检验和影

像学检查，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基本判断，提高诊

断的及时性和准确率，同时降低对特殊检查的依

赖性。

推荐意见 3：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对小肠梗阻的

诊断有重要参考价值（证据质量：C，推荐强度：强）

基础的实验室检查包括血细胞计数、C-反应蛋

白（CRP）、肝肾功能、电解质和血气分析，以评估水

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和急性肝肾损伤的程度，

CRP>75 g/L和白细胞计数>10×109/L提示腹膜炎可

能，但灵敏度和特异度相对有限［6-7］。

推荐意见 4：血D-乳酸盐和脂肪酸结合蛋白作

为判断急性肠损伤的指标，对排除肠绞窄有重要价

值（证据质量：C，推荐强度：弱）

D-乳酸盐是 L-乳酸盐（机体代谢产物）的同分

异构体，由肠道细菌代谢或裂解产生，哺乳动物血

表1 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等级判定[2]

证据质量分级

质量分级

 高：A
 中：B
 低：C
 极低：D
推荐强度分级

 强

 弱

内容

非常有把握：观察值接近真实值

对观察值有中等把握：观察值有可能接近真实值， 但亦有可能差别很大

对观察值的把握有限：观察值可能与真实值有较 大差别

对观察值几乎无把握：观察值与真实值可能有极 大差别

明确显示干预措施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

利弊不确定，或无论质量高低的证据均显示利弊 相当

402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3 年5 月第 26 卷第 5 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 May 2023, Vol. 26, No. 5

液浓度相对稳定，可因肠道通透性增强而穿过肠屏

障进入血液，其浓度改变具有相对的肠道特异

度［8］。肠道通透性发生改变即可引起血液中 D-乳

酸盐浓度变化，而其他生化指标则需待组织受损、

细胞破裂将其释放后，才能引起血液浓度变化。

肠 型 脂 肪 酸 结 合 蛋 白（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IFABP）是胃肠道特异蛋白 ，由

131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在小肠绒毛细胞顶端表达

最为丰富。正常情况下，外周血中检测不到 IFABP，
肠道缺血最先累及小肠绒毛，上皮细胞膜通透性

增加，释放 IFABP进入毛细血管和毛细淋巴管从而

进入体循环，IFABP的诊断比值比为 7.6，灵敏度为

72%，特异度为 73%，因其他疾病也能引起 IFABP
增高，故其特异度较差［9］。

推荐意见 5：腹部X线立卧位平片和超声检查

对肠梗阻初步诊断具有重要价值（证据质量：C，推
荐强度：强）

X线立卧位摄片快捷经济，在各级医院普及率

高。小肠袢扩张、多发阶梯状气液平和小肠腔内结

肠样内容物影是判断小肠梗阻的主要 X 线平片特

征，X 线平片的总体灵敏度和特异度较低（灵敏度

约 70%）［10-11］；不能够早期发现腹膜炎或者肠坏死

等迹象［12］。重症患者不适合转运和 X 线立卧位摄

片，床旁X线卧位加侧卧位摄片有利于判断肠梗阻

程度。

超声检查在小肠梗阻诊断中具有与CT相当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2%和

93%［13］。低位肠梗阻时，可以帮助区分小肠梗阻和

结肠梗阻，并且可评估患者的休克情况［14-16］。同

时，超声检查可以节省时间和避免辐射暴露［17］。对

婴幼儿和孕妇更有价值。

推荐意见 6：平扫或增强螺旋CT作为小肠梗阻

的首选诊断检查（证据质量：A，推荐强度：强）

多排螺旋 CT 可以很好地诊断和评估小肠梗

阻，其扫描速度快，受呼吸运行影响小，适用于大部

分小肠梗阻患者的检查。CT显示肠壁增强减弱是

缺血的表现，肠系膜无水肿积液是排除绞窄的可

靠依据［18］。CT在判断是否存在肠绞窄、肠穿孔、肠

坏死和是否需要紧急手术等方面的准确性达到

92%［18-25］。

螺旋 CT 多期增强扫描加肠系膜 CT 血管造影

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三维

重建检查可对肠系膜血管进行快速准确扫描，有助

于精确诊断肠系膜动静脉内栓塞状况，对病变进展

程度及病灶累及范围均有指导价值，其灵敏度可达

93.3%，特异度可达 95.9%［13］。对临床高度怀疑绞

窄性肠梗阻、小肠肿瘤及肿瘤性肠套叠、局限性慢

性肠缺血性病变等导致的小肠梗阻很有价值。在

合并高凝因素或者心房颤动等情况下，应当警惕是

否有肠系膜栓塞或血栓形成，CTA是目前肠系膜动

脉栓塞诊断的金标准［26］。总体评价高于单纯肠系

膜动脉血管造影检查。

CT 肠道成像（CT enterography，CTE）可以较好

地显示肠黏膜及肠壁状况，对于术后粘连性肠梗

阻、小肠肿瘤、肠内外瘘、肠道膀胱瘘或阴道瘘等疾

病的诊断均有价值，还可以检测到其他检测方法

（如胶囊内镜）无法发现的小肠肿瘤［27］。

推荐意见 7：MRI作为CT不适用时和鉴别小

肠黏膜炎性病变的重要替代检查（证据质量：B，推
荐强度：强）

在孕妇、X 线敏感患者不适用 CT 检查的情况

下，MRI 检查可作为替代检查［14，28-29］。MRI 尤其对

小肠炎性病变、缺血和肿瘤具有较高诊断价值。

MR 肠 道 成 像 （magnetic resonance enterograghy，
MRE）是通过口服小肠对比剂，从而清楚显示肠腔、

肠壁和肠管周围结构的影像学检查方法［30］。MRE
可评估肠道炎性活动、肠管纤维化、脓肿及瘘管的

形态，对克罗恩病、复杂性肠瘘和多灶性溃疡性肠

炎等疾病的评估，以及对小肠肿瘤的诊断具有重要

价值，在小肠梗阻病因学的诊断中具有重要

作用［31-32］。

推荐意见 8：水溶性造影剂检查对明确小肠

梗阻的部位和程度有重要意义（证据质量：A，推荐

强度：强）

高渗性水溶性造影剂在肠道中的流动性好、黏

稠度低，能快速反映肠管扩张情况和梗阻部位，利

于鉴别小肠梗阻的类型（高位或低位梗阻，完全性

或不完全性肠梗阻），能为非手术治疗效果的评估

提供准确参考依据［33-34］。预测梗阻解除的灵敏度

为 92%，特异度为 93%，如果在 8 h 后检查，诊断准

确性可显著提高［35］。水溶性准确预测手术需要，减

少住院时间［36］。

二、小肠梗阻的非手术治疗

推荐意见 9：小肠梗阻的非手术治疗的策略和

原则（证据质量：A，推荐强度：强）

美国东部创伤外科学会（Eastern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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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of Trauma Surgery，EAST）［37］和世界急诊外

科学会（World Society of Emergency Surgery，WSES）［38］

的共识中一致提出，如没有腹膜炎、肠坏死及肠缺

血的小肠梗阻，推荐先行尝试非手术治疗，尤其对

于重要器官存在合并症、免疫功能低下及接受手术

治疗风险较大的患者，多选用非手术治疗［39］。目

前，尚无关于非手术治疗最佳时间的证据支持，但

大多数专家认为，3~5 d 是安全合适的［6，38，40-42］。手

术延迟可能会增加病死率［4，40-41］。

小肠梗阻非手术治疗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几

点：（1）禁食、补液、补充水电解质，超过 1周的禁食

患者需肠外营养治疗；（2）胃肠减压，可减轻肠道内

压力，进而减轻梗阻症状；（3）疼痛较明显的患者可

使用解痉药物，但避免使用止痛药物；（4）动态监测

腹部体征的变化，定期进行影像学评估判断病情

变化。

推荐意见 10：生长抑素可改善小肠梗阻症状，

提高非手术治疗效果（证据质量：B，推荐强度：强）

生长抑素系一种含有 14个氨基酸的环状肽类

激素，广泛分布于神经系统和胃肠道，对胃肠液分

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全肠外营养的基础上联

合应用生长抑素，可使消化液分泌减少 90%，从而

减少梗阻以上肠管内液体积聚，有利于肠壁血液循

环和肠黏膜屏障的恢复，加速炎性病变的消退，改

善肠道水肿状况［43］。由于可为胃肠功能的改善奠

定基础，被广泛应用于术后小肠梗阻［44-46］、假性肠

梗阻［47］以及神经内分泌肿瘤引起的小肠梗阻［48］和

恶性肠梗阻［43，49-50］治疗中。有报道对于腹部术后粘

连性肠梗阻患者，其临床总有效率为 96.97%，高于

对照组的75.76%（χ2=6.304，P=0.012）［51］。

推荐意见 11：肠梗阻导管减压效果优于鼻胃管，

可提高非手术治疗的效果（证据质量：B，推荐强

度：强）

肠梗阻导管联合药物治疗对 70%~90%的小肠

梗阻患者有效［42，52-53］。肠梗阻导管经过内镜或X线

透视下置入幽门下，因其顶端的水囊可通过自身重

力和小肠蠕动，使导管不断推进，最大限度地靠近

肠管梗阻处，持续吸除梗阻上方淤积的液体及气

体，可迅速减轻肠壁水肿和肠腔压力，解除梗阻状

态效果优于鼻胃管减压［54-55］。

推荐意见 12：水溶性造影剂可减轻肠壁水肿，

提高非手术治疗效果（证据质量：A，推荐强度：强）

高渗性水溶性造影剂不仅可以检查小肠梗阻

情况，而且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因为这种造影剂

相对于肠腔属于高渗性液体，具有 6 倍于细胞外

液的渗透压，可增加梗阻部位的压力梯度，促进肠

壁液体转移至肠腔，从而减少肠壁水肿；同时，高

渗性液体本身具有刺激肠蠕动的作用，可促进粪

便的排出，有利于恢复肠道的通畅性［56-58］。从而

减少外科手术比例［35-36，59］。但也有研究显示，水溶

性造影剂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存在不必要的治疗

延迟［60］。

推荐意见 13：营养治疗能改善小肠梗阻非手

术治疗的预后（证据质量：A，推荐强度：强）

小肠梗阻通过非手术治疗缓解的早期，多数患

者存在营养不良风险，肠道炎性水肿未完全恢复，

仍存在肠内容物通过缓慢，小肠的消化、吸收及代

谢功能受损，如果过快过多进食，会导致消化液大

量分泌，可能再次诱发小肠梗阻。故应先经鼻空肠

管给予滋养型肠内营养治疗，逐步过渡至全肠内营

养治疗。这样不但能够维持肠道黏膜屏障的完整

性，预防肠道菌群易位，而且可激活肠道内分泌系

统，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调理胃肠蠕动功能［61］。

当肠内营养治疗不能满足营养目标需要量的 60%
时，则需要补充性肠外营养治疗。对于存在肠衰竭

的患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肠道康复治疗，尝试

逐渐减少肠外营养治疗的依赖［62-63］。

推荐意见 14：菌群移植能恢复肠道菌群紊乱，

改善麻痹性或假性梗阻等患者的治疗效果（证据质

量：C，推荐强度：弱）

菌群移植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菌群通过

一定方式移植到患者肠内，以调节肠道菌群失衡，

重建具有正常功能的肠道微生态系统［64-65］。已被

证明可用于功能性便秘、肠易激综合征和菌群紊乱

相关腹泻等肠功能障碍疾病的治疗［64］。麻痹性或

假性肠梗阻等动力性小肠梗阻，小肠细菌在梗阻近

端扩张的肠管中大量积聚和繁殖，表现为细菌过度

生长和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和多样性的改变。16S 
rDNA序列显示，厚壁菌门的相对丰度显著降低，而

变形菌门、疣微菌门和拟杆菌门的丰度增加；qPCR
分析显示，总细菌的绝对数量在梗阻发生 24 h内即

显著增加［66］。肠道菌群在维持肠黏膜屏障和黏膜

免疫、营养物质消化、吸收和代谢以及肠蠕动节律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部分肠梗阻患者在肠道通

畅性恢复后，仍有腹胀腹痛、排粪频次改变和脂肪

消化吸收不良等肠功能障碍表现。对此类小肠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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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的患者，推荐在扩张小肠直径回缩至<2.5 cm、肠

内营养可耐受目标量的 50%时，行菌群移植，以促

进小肠功能恢复。

推荐意见 15：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推荐非手

术治疗（证据质量：B，推荐强度：强）

术 后 早 期 炎 性 肠 梗 阻（early postoperative 
inflanmatory ileus，EPII）系腹部手术后早期（2 周左

右），由于大范围肠管分离或腹腔内炎性改变等原

因导致的肠壁水肿和渗出以及广泛的纤维素性粘

连，而形成的一种机械性与动力同时存在的肠梗

阻，很少引起肠绞窄。如果没有全身感染症状或

腹膜炎体征，应进行非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包

括维持内稳态、肠内肠外营养治疗、生长抑素抑制

消化液分泌、水溶性造影剂检查和治疗、小剂量激

素治疗和纠正低蛋白血症等综合措施。87% 的患

者在 2 周内会对非手术治疗有反应［67］。如果此时

进行手术，手术难度大，极易损伤肠管，导致肠管

广泛渗血，出现多发肠瘘或腹腔严重感染等并发

症；如果切除过多小肠，后遗的短肠综合征治疗更

加困难。

推荐意见 16：慢性假性肠梗阻推荐非手术治疗

为主、手术治疗为辅的治疗策略（证据质量：B，推荐

强度：强）

慢 性 假 性 肠 梗 阻（chronic intestinal pseudo- 
obstruction，CIPO）是一种因全消化道动力障碍、以

小肠或结肠机械性梗阻的体征和症状为特征的罕

见且严重的消化道疾病［68］。诊断是基于影像学检

查和内镜检查未发现解剖原因而存在的长期机械

性梗阻症状。CIPO应以内科非手术治疗为主。对

存在肠管高度扩张、肠缺血及穿孔和无法恢复肠内

营养的情况时，可选择包括肠造口术及内脏移植的

外科手术治疗。

三、小肠梗阻的手术治疗

推荐意见 17：开通小肠梗阻绿色通道和建立多

学科团队，是提高急诊手术疗效的保证（证据质量：

C，推荐强度：强）

建立腹痛中心及多学科团队，对小肠梗阻进行

快速、一体化和多学科的诊疗。对于存在血流动力

学不稳定、肠坏死和严重腹腔感染的小肠梗阻患

者，应建立急诊、重症监护、影像、麻醉和外科多学

科团队，并开通急诊肠梗阻绿色通道，边评估边救

治，保证 6 h内完成初步诊断、围急诊手术期处理、

高级生命支持和手术治疗。对这类患者的手术应

采取积极态度，在做好必要的术前准备后，应立即

手术探查［1］。

推荐意见 18：损伤控制性外科理念可以提高

小肠梗阻急诊手术的安全性和疗效（证据质量：B，
推荐强度：强）

损伤控制外科是通过简短的手术，使患者恢复

近乎正常的生理状态，分期处理致命的创伤或外科

情况，从而迅速控制复杂和危重的伤情，利于抗休

克和复苏，避免过多手术操作，缩短手术时间，减少

手术创伤带来的二次打击，即“既要控制原发损伤，

又要控制后继的医源性损伤”。部分小肠梗阻患者

由于病程长，存在严重营养不良和（或）严重药物

（如糖皮质激素）不良反应，存在血流动力学不稳

定、小肠坏死和严重腹腔感染，需行外科干预时全

身状态极差，这部分患者应用损伤控制外科原则行

手术治疗，可明显提高救治成功率［69］。应以切除病

灶、解除梗阻、彻底引流腹腔或腹膜后感染为目的，

施行相对简单的肠切除肠造口手术，二期行造口还

纳手术。

推荐意见 19：绞窄性小肠梗阻明确诊断后立

即手术治疗（证据质量：A，推荐强度：强）

绞窄性小肠梗阻由于在肠腔梗阻时合并肠管

血液循环障碍，这时静脉回流先于动脉阻断，故动

脉血仍不断流向肠壁，出现只进不出的现象［70］。这

时容易引起肠穿孔和肠坏死，导致严重感染和感染

性休克发生。因此，绞窄性小肠梗阻明确诊断后，

应立即手术治疗。绞窄性小肠梗阻典型临床症状

为：（1）起病急且有持续性伴阵发性加剧的腹痛；

（2）腹膜刺激征和移动性浊音阳性；（3）局部固定压

痛或压痛明显的不对称肿块；（4）血性呕吐物或排

泄物；（5）病情进展快，易伴发感染性休克；（6）影像

学检查可见孤立巨大肠袢、“鸟嘴征”或有液平面的

同时伴有“假肿瘤征”或“咖啡豆征”［71］；（7）血性腹

腔穿刺液；（8）血磷升高（肠坏死 3 h后血磷明显升

高）［72］或发热伴血白细胞>18×109/L［73］。

推荐意见 20：腹腔镜微创手术可作为粘连性

肠梗阻的术式选择（证据质量：A，推荐强度：强）

60% 的粘连性小肠梗阻患者可采用腹腔镜探

查及手术，中转开腹率为 20.0%~51.9%，并发症（肠

损伤）发生率为 6.5%~18.0%［74］。腹腔镜下肠粘连

松解术后 5年复发率显著低于开腹手术［75］；并明显

缩短住院时间［76］。腹腔镜手术显著提高了阑尾术

后由束带引起的小肠梗阻治疗的成功率［77］。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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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肠 可 以 将 腹 腔 镜 手 术 中 转 开 腹 率 降 低 至

6.9%［78］。但对于存在腹膜炎、因小肠梗阻有多次腹

部手术史、小肠直径>4 cm、气腹禁忌证（重度心衰、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生命体征不稳定及腹茧症等

的小肠梗阻患者，不推荐选择腹腔镜手术。

推荐意见 21：克罗恩病合并小肠梗阻的患者，

应结合该病的临床特点，制定综合的手术策略（证据质

量：B，推荐强度：强）

小肠梗阻是克罗恩病最常见的肠道并发症和

手术原因之一，有40%的患者在疾病进程中会出现

肠梗阻症状。克罗恩病合并小肠梗阻的诊治较为

复杂，既需要遵循常规肠梗阻的治疗原则，又要结

合克罗恩病本身的特点，从而制定综合的治疗方

案。手术策略：（1）已出现纤维性狭窄合并反复发

作的小肠梗阻患者，其营养状况无法维持或改善，

需依赖或补充肠外营养治疗时，推荐择期手术治

疗；（2）对于急性小肠梗阻伴肠缺血，或弥漫性腹膜

炎的患者，推荐急诊手术；（3）对于经过术前充分优

化（如减轻炎性水平、提高营养状态）的患者，推荐

择期手术，行一期肠切除吻合术；（4）对于急诊手术

合并吻合口漏高危因素，或未能通过术前优化达到

最佳手术时机的患者，推荐一期切除肠造口术，择

期进行二期造口还纳术；（5）对于多节段小肠病变，

应遵循节约肠管的原则，推荐狭窄成形手术，不推

荐大面积肠切除手术。

推荐意见 22：腹茧症并发小肠梗阻推荐粘连

松解联合肠排列术（证据质量：C，推荐强度：强）

腹茧症是一种较为罕见的腹部疾病，其特点

是腹腔全部或部分脏器被一层致密灰白色、形似

蚕茧的质韧纤维膜所包裹。腹茧症包括原发性和

继发性两类，目前将发病原因不明、无手术史及腹

膜透析史、且无特定药物治疗史者，定义为原发性

腹茧症，最早于 1978 年由 Foo 等［79］报道并命名。

约有 50% 的腹茧症患者因小肠梗阻需要手术治

疗。由于纤维膜覆盖范围广、术野受限及腹腔镜

下分离操作困难，推荐采用开腹手术［80-82］。粘连

完全分离完成后，应进行肠内排列术［83］。利用排

列管的硬度支撑肠管形成无锐角的走形，肠排列

术后 7~14 d 肠管粘连固定，可以拔除肠排列管。

在无把握完成手术时，可在术中诊断后关腹。腹

茧症极少发生血运障碍，患者往往有充足的转运

时间，不完全的手术将大大增加再次手术的困难

并影响总体预后。

推荐意见 23：放射性肠损伤合并小肠梗阻的

建议手术治疗（证据质量：C，推荐强度：强）

放射治疗对肠道有双重损伤作用，包括直接损

伤和进行性血管炎所导致的慢性间接损伤，肠管不

可逆性狭窄和梗阻是其最常见的外科并发症。因

此，对于放射性小肠损伤合并小肠梗阻患者，首选

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方案应当根据患者的基础状

态、原发疾病进展情况、病变小肠长度及病变肠管

位置等因素综合考虑。手术方式可分为小肠造口

（短路）和肠切除吻合两种。对于基础状态差、已有

肿瘤复发，或预期生存时间短的患者，建议行小肠

造口或短路手术。造口手术可以作为解除梗阻改

善营养状况，并为二期确定性手术做准备的过渡措

施［84］。肠切除吻合术是切除病变、恢复消化道连续

性的确定性手术。末端回肠病变切除范围应包括

回盲部［85］。这一措施可以保证吻合口一侧血供良

好，减少小肠切除的长度，降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

和远期梗阻发生率，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短肠综合

征和肠衰竭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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